
朋友，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也许我什么也做不了
但我至少可以与您一起分享
我的生活以及心灵的诗意
或许会在某一刻产生心灵的共鸣

假如，能让您的心灵
得到些许净化
那么，也算是我
为您做的一点小小的精神奉献

或许，我能为您做的实在
太少，太少了
如同一粒黄沙般微不足道
这也许是我的一种
宿命吧！一种特殊的宿命

假如您问我什么才是永恒的快乐
那么我能告诉您的
只有“仁爱”二字
假如您心中有了仁爱济世的
胸怀，那么您的生活
会自然结满快乐的果实
纯净、天然、且丰硕

如果您还没有那份胸怀
不妨去学学大地的厚重
虚空的包容，水的柔顺
令自己的心融入自然
或许会得到一份宽容与喜悦

当懂得了生命对于你的意义
那么幸福和快乐
还会远吗？我亲爱的朋友

聆听自然的音乐盛会

伫立在窗前
望着风云骤变的天空
我知道一场音乐盛会
将拉开帷幕
我怀着敬畏激动的心情
等待着这场盛会的开始

过得了片刻
只听得一道雷鸣声如海潮般
自天空扩散而出
顷刻间，一场音乐盛会正式上演
磅礴的大雨倾泻而下
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狂野
令人心中感到无比畅快淋漓

听着空中
那雷霆万钧的声势，体内的血液
如黄河般的沸腾了起来
这一刻，我的灵魂是如此的清澈
而有力量，仿佛挣脱了一切束缚
彻底得到了属于生命的自由

望向
那遥遥天地间一道银蛇闪电
胸中一股豪情被点燃
站在窗前，聆听着一曲《归来》
令自己的身心回城归自然大道
这场音乐盛会
让我的灵魂得到了释放与升华

空城

走进城市的街头
看着繁华的景色
多少芸芸众生
迷失了心的故乡

望着那茫茫的人海
闪过一丝迷茫
仿佛忘了自己
不知道
自己姓甚名谁
就这样一直走着，走着

远处的人群
三三两两的擦肩而过
我却不知不觉
默默思量人生
行走在灵魂的最深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轮弯月自夜间升起
清柔的月光倾洒
在江面，令我迷茫的心
得到清凉的解脱

当我放下了自己形色的执念
这座虚妄的空城
便不再是我生命的牢狱
而是一处美丽的净土

神农风

朋友，我能为您
做点什么吗

（外二首）
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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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我没住在市内，不大熟悉株洲市区。
就散步休闲而言，河西最好的去处，

我以为属于神农湖！
穿过炎帝广场，眼前矗立着高高的

电视塔。塔上有两个环状的建筑上下相
隔，乍一看，有点像小号的东方明珠。

塔前不远，一条红色的环形人行道
蜿蜒过来，又悄然远去。路边整整齐齐的
是腊叶子树，暗绿色的底子，长满了红褐
色的新叶。那边草皮的缓坡下，就是河西
有名的神农湖。秋冬时节，水面下落，四
周草皮渐黄，渲染着冬的萧瑟。水边看不
到那种常见的湖边黑泥，却是一块接一
块的黄色地。原来这里曾长了密密的茅
草，被挨根部齐齐割断，便有了这怪怪的
水边黄地。踩在上面，“噼噼啵啵”的声音
便接二连三响起。

湖中有几个小洲，挤着密密麻麻的
浅黄色芦苇。水荡之地，大概只能是它们
的天下。这让我想起白洋淀，孙犁的《芦
花荡》里所描述的芦苇世界。想来那漫天
遍野的苇子，定是可以让人沉醉不知归
路的。可惜这里的芦苇太少，没有气势。
哪怕最普通的小草，只要漫山遍野，便有
了一种特别的韵味。武功山上秋天的金
顶大概正是如此。高高的山顶上，再没有
其他的植物，只有黄色的草甸高低起伏
着，绵延远去。丝毫没有单调之感，反而
透出一种磅礴之势，真是令人回味。

水边又有许多树了。
那垂下长长柔枝的，自然是柳树了。

“杨柳岸，晓风残月”“昔我往矣，杨柳依

依”，柳树，在历代文人墨客的心中，几乎
是依依不舍的代名词吧。多少美好的情
义，皆蕴含在临别而赠的那截柳枝之中。
走在这柳条轻拂的湖边，蓦然生起不舍
之感。早晚都来走走，如何？

也有四季常绿的景观树，密密匝匝
的树叶堆叠出绿得发黑的浓阴，仿佛向
路人招摇着。最惹眼的还是那一排枫树，
经历了寒风的蹂躏之后，片片树叶已经
变得无比绚丽。红的似火，黄的如霞，仿
佛它们已经知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不
惜燃烧所有的能量一般。“人生一世，树
木一秋”，草木尚且知时节而绚烂，人又
何堪消极而无为？

想到人，这里还真有个最具趣味的事
物！那就是在电视塔前不远，腊叶子树从
中的一座雕塑。三个小孩，挤成一团，第一
个女孩子双手托起一个筒状望远镜，全神
贯注观望远方；第二个男孩梳着个三毛
头，紧紧贴在女孩的身后。他的头往下微
缩，想方设法往前瞄；第三个小男孩太矮
了，侧着身子往前挤，极不甘心。他仰着个
圆乎乎的小脸，嘟着嘴，无可奈何。也不知
道望远镜那边是否真有美景，也许，小孩
子根本就不在乎是否有美景，他们有的只
是好奇心。有了好奇心，何处不是美景？

也许他们看的就是神农湖吧，湖那
边有什么呢？他们又看到了什么呢？这已
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那颗看湖的
真切之心。

嗯，看神农湖，用你的心。看天下景，
用你的心！

神农湖畔
谭红明

儿时的冬天总是来得太早，冰天雪
地，又冷又饿。

屋外在铺天盖地地下大雪，妈妈总
是对我们说：“红萝卜不放油还好吃些。”
我们三姐弟又饿了，缠着妈妈要吃的。妈
妈弯腰把屋角的一个秕谷堆翻过来又翻
过去，确定藏在里面的最后一个红薯也
不见踪影了，才背起锄头，准备出门。她
叮嘱我们姐弟在家好好呆着，等她回来。
我犟，硬要跟着去。

雪，一片一片地猛下，妈妈给我戴上
一顶大人的草帽，自己只管背着锄头在
前面走。那时的景绝对是极美的，山冈、
田野、房子全是白的，但我的眼里，只有
妈妈的背影。妈妈的背挺得笔直，两个粗
粗的长辫子在背后甩得极有节奏，锄头
荷在右肩上，可以感受到她的两只手一
前一后紧紧握住锄头把。每走一步，雪地
上就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妈妈穿的是
浅口雨鞋，抬起脚时，总有雪水顺着惯性
灌进她的裤脚和雨鞋里。

在一个白茫茫的山坡下，妈妈让我
站着别动，便自顾自地挖了起来。这个山
坡，是生产队种红薯和花生的地方，春天
播种，夏天灌溉，秋天收获。收获以后，也
有不少人家拿着锄头来这里刨过，想捡
点遗漏在地边沿或地深处的“宝藏”，刚
开始时都偶有收获，后来就慢慢地难得
寻到了，人们也就将这一片山坡遗忘在
了冬天。妈妈挥起的锄头老高老高，然后
使劲地挖下去，一挖一撬，就是一大堆和
着白雪的泥土往上翻滚。从山脚往山坡，
妈妈就这样，一锄又一锄地挥动着。偶
尔，她也会停下锄头，弯下腰，捡起一个
不能叫红薯，只能叫红薯根，也不能叫红
薯根，是比红薯小又比红薯根大的小小
红薯，丢到一边。我站在山脚，一双雨鞋
深深地陷进雪地里，我所有的脚指头都
冻得没感觉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往我身
上堆，迷茫地望着不远处的妈妈，我忍不
住瑟瑟发抖。妈妈把棉袄脱下来，披在我

身上，我看到妈妈居然热得出汗了，脸上
红扑扑的，额头上汗珠直冒，一股白色的
热气在她头顶往上一直盘旋。妈妈是极
好看的，这不仅在儿女的眼里，村庄里的
人都这样说。脱了棉袄的妈妈更好看，苗
条的身材裹着件红色的毛衣，因为穿着
太久，红毛衣的两个袖子是用其他颜色
的毛线重新织上去的。妈妈的两根长辫
子随着她挥舞的锄头一甩一甩的，白色
的山坡，妈妈的红毛衣特别亮眼，像极了
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片山坡，除了挥锄的
妈妈和不动的我，就剩下毫不夸张的往
下飘飞的鹅毛大雪了。

终于，妈妈停了下来，把锄头放到一
边，蹲下身子，伏到地里，双手抱着一个
什么，轻轻地摇动，摇了一会，又拿过锄
头，轻轻地举起，轻轻地刨，再放下锄头，
再蹲下身子，轻轻地摇。摇几下，又把双
手对着嘴巴哈白气，再摇。我不顾妈妈地
呵斥，高兴地跑过去时，妈妈已经把一个
大红薯捧在手心了。

这时候，妈妈几乎挖了半个山坡。
连同红薯根和十来粒花生，妈妈直

接用衣兜了起来。被妈妈拽着走在回家
的路上，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和妈
妈一路留下的脚印，瞬间都被大雪吞没。
刚刚被挖过的山坡，很快就盖上了一层
厚厚的白雪，仿佛从来不曾有人来过。

看着我们吃着热乎乎的红薯，妈妈搓
着手笑了，这是父亲去世后的四个月里，
妈妈第一次笑。“叮”的一声，有水滴落，来
自妈妈的发丝。我看到妈妈的眼眶里有亮
晶晶的东西，像极了挂在屋檐的冰凌。

多年以后，
妈妈告诉我们，
那个红薯幸亏
钻得深，已经在
地里冻坏一点
了，她好担
心 我 们 吃
了拉肚子。

踏雪无痕
倪锐

从杨柳依依的渌江河边，走过去就扎进老街
了。

“金三角早茶”，当你看到高高墙壁上这块大招
牌时，肯定以为穿越了，来到了人来人往、烟火袅袅
的广州某一条街道。这连会个车都艰难的弹丸之
地，被誉为金三角，看来老街人充分相信自己所居
住的这风水宝地。

“传统老式葱粑粑，不含任何添加剂，口感好，
需要者可随到随炸”，喝完早茶，一出门，定会被这
则写在破了边小包装纸上的广告词吸引。炉子前空
无一人，不过没关系的，只要你走上前去，主人就会
穿过长长的弄堂慢慢悠悠而来，开火等油热，直至
油翻滚，现炸给你。“心急吃不上葱粑粑”，是的，当
你吃上这外酥里嫩、口感香软的热葱粑粑时，就能
体会有种美味是值得花几分钟时间等待的。而主人
的这种不急功近利，慢工出细活，把生意做成消遣
时光的一种方式，是我们追寻的感觉吧。

吃着葱粑粑，往前走几步，“福昌和斋”会进入
眼帘，我不知道此斋的主人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但
从高大宽阔的气派来看，曾经的主人一定非富即贵
吧。微信好友李栗山在文章中形容“福昌和斋”四个
字，字体“中和淳厚，内藏风骨”，我觉得实在是妙。
昔日的豪宅如今大部分日子是空闲着，铁将军把守
着，偶尔门是开的，那是老街上某某驾鹤，在此最后
安歇几天。这百年“福昌和斋”也算是“老有所用”。

几辈人生活在老街上人的自信，随处可见，如
一门旁挂着的“汤记钟表修理行——精修各国钟
表”招牌，小小招牌上是满满的自信。只可惜招牌依
旧醒目，可门店却经常是紧闭的。

多年来，在老街上闲逛，我都会特别关注一家
门前。此屋中居住的老头应该是个有文学素养、悯
人情怀的人。有一年他爱妻走了，他原创了一幅把
我多次感动得潸然泪下的长对联，用白纸黑字写着
贴在门的两边。遗憾的是我拍的那张照片现在找不
到了。而近两年，他门楣上“春满人间”，门边“毛主
席为革命经历千辛万苦，扭转历史乾坤深受人民敬
仰；邓小平搞改革施展雄才大略，实现国富民强百
姓欢歌笑语”的春联，应该是原创作品。可见老头对
如今美好的生活，是怀抱一颗拳拳感恩之心的。

有意思的是老头在绿铁皮大门上，贴着一告
示：“来宾请注意：屋主人不在家，有事请打电话，
1**********，此告，敬礼。2019 春节。”想必这是老
头远离老街随子女去大城市生活之前，担心邻里、
好友吃了闭门羹后，会久久待在门前等待吧。淳朴
的老街民风，养育着的是一个心中装着他人的老
头，一个情感细腻的老头，一个可爱可亲的老头。

没几步，便能看到圆浑雄厚的“晋丰粮枯”四个
大字。当初这个店铺不知有多么的热闹，芸芸众生，
来来往往，在此驻足过的每一个人，连同今天的我，
都是天地一沙鸥，匆匆一过客。

对面的向渌竹木加工厂，其实也就一户民宅，
更多的时候是大门紧闭，偶尔开门是生意来了。有
一次营业时，我正好经过，看到厚实的千年屋码放
在里。如果是幼年时，看到这一幕会害怕很多天，但
现在自己快半百了，不仅毫无害怕之念，相反觉得
那就是我身体和灵魂的最终归宿，倒有几分亲切。

每当我带老娘在老街散步，经过接龙桥码头
时，老娘都会说：“这个码头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
是很繁荣的，也是你外公走了一辈子的码头，我小
时候是从这上岸来看你姑外婆的。”外公是株洲市
航运公司退休的，他一辈子在水上漂泊。湘江河段
每一处码头 他都熟悉，而渌江上的接龙桥码头处，
上岸即他最爱的妹妹家，因此，这个码头，是外公夜
航偶尔停靠的最温暖码头。外公在 20年前走了，姑
外婆于去年也走了，我老娘都八十有余了。这个昔
日老街商业繁荣及渌江航运发展的见证物，如今已
破旧不堪、荣光不再。但像我这年纪一大把的人，偶
尔来一次，坐在码头上，夕阳西下，望着东去的渌
江，回首过往，感叹时光，也可从容地消遣一天。

来渌口老街，伏波公园那是必去不可的。伏波
公园因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曾在此屯兵而得名，也因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曾宿于此而
名声大噪。如果你是历史研究者，那可以来此居住
一晚，好好研究、体会。如果怀抱闲适心境来此随意
走走，那么有几处景观不可忽略。进门左手边，悬有
两个公平秤名为“法平如水”的雕塑。庙门前阶梯旁
光滑的石板则告诉你，这可是返老还童的理想之
地，如果你能放下身段，弯下腰来，坐在梯上，顺滑
而下。上上下下，多个来回，其乐无穷，此时完全不
必顾及世人的眼光，也不必因为磨破裤子而担心娘
责骂了。那会是个让灵魂放飞的时刻。从庙前往右
沿着窄窄的石板路下去，就来到了情趣盎然的“弟
子规”竹篱笆边，坐在石凳上，看渌江上渔船悠悠地
飘荡着，赏对面芦苇在风中摇晃着，自个儿遐思着，
几个小时的时光就在樟树籽悄然落下时滑走了。

老街的历史幽幽远远，有着许许多多的典故，
值得研究，老街的文化绵绵长长，有着许许多多的
意义，适合于生活不慌不忙时，一个人闲逛。

在渌口
老街闲逛

周慧文

随笔

几天前，单位组织党建活动，去外地参
观一位伟人的故居。随后来到邻近小镇上的
一家小餐馆吃中饭，老板端上来一盘炒米，
望着那一粒粒金黄色的炒米，抓一把丢进嘴
里，那散发出来的香味又让我想起了儿时的
往事。

20 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落后，物资
十分紧俏，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吃得最多的
零食就是葵花籽和法饼，可这些都是要花钱
买的，而不用花钱，家家户户可以自产的美
味就属炒米了。

炒米好吃，制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
记得在夏天或秋天，太阳高照的日子里，母
亲在做晚饭时，特意多煮些米饭，吃不完而
剩下来的则留着。第二天，拿出竹篾织的大
筛盘，铺上报纸，再将剩饭抖散到报纸上，拿
到太阳下去晒。中间隔一阵还会去翻动几
次，直到剩饭晒干成单独的一粒粒亮晶晶的
米籽。这就是炒米的原材料。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炒了。母亲把干柴扔
进肚膛，燃起火，烘干锅子，然后将晒干的米
籽拌着那种炒食品专用的黑沙子，倒入烧热
的铁锅里，用锅铲不停地翻炒着。这时，灶膛
里的火势要控制好，火太大，炒米就会烧糊。
待白色的米籽开始泛黄，立马出锅，倒入旁
边的脸盘中冷却。

待降温后，用小铁筛将细沙子筛出来，
剩下来的就是又香又脆的炒米啦。这时候的
炒米是不能多吃的，它带着余温，火气太重，
容易让人口舌生泡。

炒米可以干吃，直接塞到口中，嚼得“嘭
……嘭……”作响，香味瞬间便在唇齿间弥
漫开来。也可以泡着吃，抓上一把丢在瓷碗
中，倒入开水，喝起来口感好似奶茶。记得去
呼伦贝尔大草原时，看到牧民们就喜欢在冲
泡奶茶时放上一小抓炒米，那样泡出来的奶
茶更香更浓，听说喝了之后更能解酒。

各人的口感爱好不一样，有的爱吃甜
的，就会在炒米中加点糖；有的喜欢吃咸的，
就会放点盐；还有的会在炒米中放入炒熟的
干黄豆，吃起来又是另一番滋味。

在老家，炒米那时是家家户户常备的待
客之物。腊月时节，每有客人到来，就会端上
一盘炒米，就着自晒的盐姜或苦瓜干、茄子
干之类的点心，泡一杯茶或倒一杯酒，围坐
在吐着蓝色火苗的火炉旁，拉扯着家常，聊
着今年的收成，谈论着来年的打算。还是小
孩子的我们，可没有大人们那么客套，时不
时地伸手抓上一把炒米，自顾自地吃着。

炒米，是我儿时最喜欢吃的零食。冬天，
只要母亲做了炒米，一放学回家的我，就会
跑到房间里，从瓷坛里翻找用防潮塑料袋装
着的炒米吃。

后来，我求学离开了家乡。参加工作后，
进城安了家。母亲也已经去世多年，我再也
没有吃过她做的炒米了。如今，再次品尝起
这儿时的美味，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在柴灶
旁忙碌制作炒米的身影，尽管我已感受不到
儿时那种原汁原味的炒米香，但深埋在骨子
里的那种记忆是永远磨灭不了的。有人说，
乡愁就是对故乡美食的一种记忆，那于我而
言，非炒米莫属。

炒米里的乡愁
易裕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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